
偶
然
聽
朋
友
說
了
一
件
事
情
：
他
的
一
個
女
同
學
，
年
近
五

旬
仍
然
獨
身
未
嫁
，
學
生
時
代
曾
對
她
有
過
意
思
的
一
個
男
同

學
，
恰
好
最
近
離
婚
了
，
於
是
一
幫
熟
人
認
為
，
兩
人
走
到
一

起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事
情
。
然
而
事
態
的
發
展
卻
未
如
大
家
預
想

的
那
樣
，
面
對
眾
人
的
好
意
撮
合
，
該
男
同
學
卻
想
盡
辦
法
迴

避
，
最
後
被
逼
得
緊
了
，
他
只
得
吐
露
實
情
，
表
示
自
己
寧
願

找
一
個
離
婚
女
人
，
也
不
願
意
和
一
個
該
嫁
未
嫁
的
﹁
剩
女
﹂

生
活
在
一
起
，
因
為
他
覺
得
自
己
很
難
適
應
大
齡
﹁
剩
女
﹂
那

顆
挑
剔
的
心
。

知
曉
內
情
的
人
都
感
到
惋
惜
，
也
對
這
個
男
同
學
做
出
的
選

擇
表
示
不
解
，
認
為
她
一
直
沒
變
，
既
然
你
當
年
敢
於
追
求
，

為
何
到
了
今
天
，
卻
又
不
肯
湊
合
了
呢
？

其
實
這
種
情
況
很
好
解
釋
，
通
俗
說
是
過
了
這
一
村
，
就
不

會
再
有
那
一
店
了
；
文
雅
一
點
說
，
是
獨
身
也
是
有
保
質
期

的
。
沒
過
期
之
前
，
綺
年
玉
貌
，
是
鮮
花
，
是
寶
珠
，
是
人
見

人
愛
的
安
琪
兒
。
而
一
旦
過
了
期
，
就
是
殘
枝
敗
葉
，
是
魚
眼

睛
，
是
人
見
人
怕
的
鳩
盤
茶
了
。
莫
要
抱
怨
世
人
的
眼
光
反
覆

無
常
，
路
其
實
是
自
己
選
的
。
就
如
超
市
裡
的
生
鮮
食
品
或
蔬

菜
，
過
了
時
限
就
要
打
折
處
理
一
樣
，
最
終
需
由
市
場
做
出
選

擇
。有

人
把
婚
戀
視
為
一
門
生
意
，
挑
精
揀
肥
的
目
的
，
是
希
望

獲
得
高
品
質
的
生
活
，
找
到
最
適
合
自
己
的
人
，
這
本
無
所
謂

對
錯
。
當
今
的
生
活
節
奏
加
快
，
許
多
人
化
身
﹁
壓
力
山
大
﹂

的
同
時
，
眼
界
也
變
高
了
，
想
做
出
對
己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擇
偶

選
擇
，
也
是
無
可
厚
非
。
然
而
，
不
管
是
生
活
還
是
婚
姻
，
都

是
一
種
殘
缺
的
藝
術
，
此
乃
人
生
的
真
諦
。
若
只
注
重
自
身
的

感
受
，
過
分
自
我
，
標
準
稍
有
不
如
意
就
不
肯
屈
就
，
也
很
容

易
走
進
死
胡
同

當
中
。

敝
鄉
有
一
家

媒
體
，
熱
衷
於

為
未
婚
男
女
舉

辦
各
種
交
友

會
，
但
每
次
活

動
，
性
別
都
呈

嚴
重
失
衡
狀

態
，
女
性
多
而

男
性
少
。
為

此
，
媒
體
不
得
不
屢
屢
發
出
邀
請
，
呼
籲
更
多
的
未
婚
男
青
年

參
與
。
我
曾
經
去
看
過
一
次
熱
鬧
。
到
了
現
場
，
感
覺
就
像
是

在
逛
一
個
動
物
墟
市
，
活
動
的
中
心
位
置
用
繩
子
圍
成
了
一
個

大
圓
圈
，
來
參
加
相
親
的
男
性
都
坐
在
圈
裡
，
手
中
高
舉
自
己

的
存
摺
或
房
產
證
。
外
圍
遊
走
的
一
眾
女
性
，
則
興
致
盎
然
地

對

一
本
本
存
摺
上
的
﹁
零
﹂
的
位
數
指
指
點
點
，
品
頭
論

足
。
從
未
見
過
大
場
面
的
我
被
嚇
了
一
跳
，
繼
而
馬
上
明
白

了
，
為
何
每
次
活
動
都
是
女
多
男
少
。
這
樣
的
交
友
會
，
足
以

反
映
現
代
情
感
與
實
用
主
義
抗
爭
的
尷
尬
。
那
些
品
行
良
好
、

對
婚
姻
有

美
好
期
待
、
肯
為
家
庭
默
默
付
出
、
但
物
質
條
件

一
般
的
男
人
，
又
哪
裡
會
敢
來
參
加
呢
？

︽
詩
︾
云
：
﹁
匪
我
愆
期
，
子
無
良
媒
。
﹂
本
意
是
相
戀
的

男
女
戀
人
，
讓
對
方
不
再
拖
延
，
快
找
一
個
好
媒
人
，
早
日
把

婚
事
定
下
來
。
對
於
尚
找
不
到
理
想
歸
宿
、
無
奈
變
成
﹁
剩

男
﹂、
﹁
剩
女
﹂
的
現
代
青
年
，
這
一
﹁
良
媒
﹂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在
各
自
的
心
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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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小住，閒來
無事，喜歡在酒店附
近鑽小巷。沒到中午
的早上，許多商舖食
肆都還未營業，偶見
行人一兩個，小巷靜
靜好像沒有醒來。我
望 那住戶標上的門
牌號碼：光復南路200
巷5號，門口悄悄的。
我便在這巷子裡隨意
亂走，忽然一家麵店
就在眼前，哦，那天
下午剛到，就曾走到
這裡，三點多鐘，小
店裡沒人，只有一個
老闆娘坐在那裡，一
個瘸右腳的中年男人
以閩南話慇懃招呼，
我們喝 貢丸湯，邊
看電視，那畫面忽然
播出台灣歌星鳳飛飛
和美國流行天后雲
妮．侯斯頓去世的消
息，令我們悵然。結
賬很便宜，不似香
港，地產給炒成天
價，街面商牌才有能

力續租，怪不得傳媒驚呼：本地特色商舖已
經沒有生存空間！
巷子裡的舖頭以食肆居多，比較矚目的，

除日本料理外，還有「中國牛肉麵」、「老鄧
擔擔麵」等。拐個彎，就看見包子舖，售賣
生煎包等。我們站在路邊，等那師傅煎包
子，偶爾有一輛摩托車駛過，很快又恢復平
靜。別看小巷靜靜，走出去就是大街，那裡
就是另一個世界，人潮雖然沒有香港誇張，
但也比起這裡熱鬧得多。
但小巷到了傍晚，卻又搖身一變，好像整

個變了一個樣子，人流不知從哪裡鑽出來，
到處都是紅男綠女，連私家車計程車也鳴笛
緩緩而行，那路面本來就窄，人車爭道，路
人迴旋的餘地便十分有限了！只有那霓虹燈
招牌閃呀閃的，引誘食客的胃口：來我這裡
啦！來我這裡啦！但大部分人不為所動，他
們只朝既定的目標前進。

是的，他們心中都有目標，哪裡那麼容易
改變主意？比方去「貓空」，它原本叫「渺
空」，當地話「渺」與「貓」同音，後來叫
叫 就轉化了。這一帶叫「牧紮」，義芝說。
我心中有點疑惑，怎麼好像是少數民族語
言？後來追問，才知道是叫「木柵」，我聽到
的是音，其實字不同。這木柵又讓我想起北
京的「大柵欄」了，儘管兩者沒有相同之
處。這裡甚麼都瘦，貓瘦，狗瘦，櫻花也
瘦，叫瘦櫻。我對於這種瘦的現象有點驚
奇，但也沒多加追問緣由，當時我們正在小
山上的「杏花林」漫步，粉紅色白色杏花這
裡那裡，一株一株地盛放，讓人看得心花怒
放。遊人紛紛在杏花樹下留影，人氣極旺，
自成風景。
看到人們笑臉如花耳聞輕聲細語惟恐驚動

四周，我的思緒縹縹緲緲，忽然有回到那
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吧，在武夷山莊初識
義芝，只記得我們同室，有一晚酒店推拿師
給我推拿，大概看到我的苦狀，他在旁邊連
連搖頭說不，看到你這樣呲牙咧嘴，我不要
了！那時啞弦和他代表《聯合報》率一批台
灣作家到閩南尋根問祖，後來在福州會合，
才見到其他人，包括簡媜。一晃快二十年過
去了，其間也和他們見過幾回，但平時各忙
各的，雖然常在念中，但平時疏於聯繫，這
次覓得同遊，也是機緣巧合。
還在餐廳午飯時，我們聊天，話題離不開

寫作，說起打字，為何不請人代打？有寫打
字社收費很便宜。於是拿出紙筆，記下電話
名字。風過處，杏花在窗外招搖，搖亂了一
團無言花語。
瘦花瘦狗瘦貓，讓我記起那個晚上的瘦漢子

來了，我也記不清是誰作東，大家客客氣氣舉
杯寒暄，忽然房間門被推開，前呼後擁走進一
個光頭戴墨鏡的「老大」，有點醉醺醺的樣
子，手裡抓 酒杯，腳步蹣跚，原來是主人的
「兄弟」。他向所有在場的人敬酒，搖搖晃晃
的，立腳不穩。旁邊有個壯漢攙扶，還有一個
年輕小伙子在他旁邊，等到他派發名片，才赫
然知道是甚麼總經理之類的人物，原來是那人
的兒子。那人倒客氣，團團抱拳，逐個敬酒，
禮數周到，一面告罪，我老爸醉了！他爸在跟
人敬酒，聽到了，又回過身來，大聲說，你不
要吵！我哪裡醉？搖搖晃晃的，那壯漢不敢放
手，但聽他又在跟主人說那地皮，好像他們都
有份投資。那主人勸他坐下，他忽然又大喝一
聲，你不要吵！然後團團向眾人敬了個禮，我
今晚很高興！主人想打圓場，剛出聲，他又大
喝一聲，你不要吵！主人也就乖乖地站到一邊
去了。他又搖搖擺擺走過去，跟主人碰杯，你
不吵就好！主人有些尷尬，陪 笑臉，仰頭一
飲而盡。終於他在一群人前呼後擁下，離開了
包間，我們也該曲終人散。L慨嘆，甚麼事兒
啊這是！
我們都不懂。但臨別的一晚，去吃日本菜

倒是很安靜，只有五個人，我們靜靜地圍坐
一張圓桌聊天，燭光閃爍，魚生噴香，偌大
的餐廳，侍者在奔忙，旁邊一圍，似乎有人
生日，一群人在唱歌慶祝。
酒足飯飽，沿 光復南路往回走，店舖一

間接一間，在十字路口，有一個男人在拉電
子琴賣藝，唱的都是老歌。有些行人丟下硬
幣，噹的一聲響，投在他跟前的托盤裡。途
人腳步匆匆，在逐漸傾斜的夜色中遠去，我
們也終於沉入台北的夜夢中去了。

少年時，曾立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遊遍祖
國的名山大川。青年時，也走了一些地方，但是離遊
遍祖國名山大川的願望差得太遠了。
對 地圖，我總是充滿了幻想，想去這裡，想去那

裡。當去過一個地方後，我就在一本地圖冊後面標注
上自己去過的那個地方，是什麼時間，和什麼人去
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可到現在，年近五十，望
地圖冊上自己去過的幾十個地方，雖然與周圍的人

比，去的地方是不算少了，但離少年時的夢想還是差
得太遠。西北沒去過，雲南、貴州沒去過。其它去過
的省份也只是在某一個城市，某一個點上浮光掠影，
離去那裡深入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差得很遠。因為這
個國家是如此之大，山川湖泊是如此之壯美秀麗，要
去的地方太多了，也許窮盡自己的一生都遊玩不過
來。我只有望洋興嘆了。
記得第一次遊峨眉山，是那一年的冬天，當時真年

輕，才17歲。那是個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在乎的年
紀。峨眉山的冬天，從洪春坪以上就有積雪，山路又
陡又滑。我當時和舅舅、姨夫三人一起上山，他們都
勸我說，冬天上山太危險，到處是積雪，路又陡又
滑，在山下到半山腰這一段玩一玩就算了，這一段的
景色更美一些。可我覺得自己好不容易從湖北襄陽回
到老家峨眉山，不登上峨眉山，怎麼能算回到老家
呢？何況登臨山頂，才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的心境呢。我再三要求，他們拗不過我，只好陪我一
起上山。峨眉山從山腳到山頂，單程就有180多華
里。我們三人沒什麼準備，腳上穿了雙皮鞋，又買了
雙草鞋套在皮鞋上，就上山了，四天的時間，完全走
路，跑了個來回，最後，腳被磨破，血肉模糊，腿腫
得連路都無法走了，但心裡卻很痛快，因為感覺自己

在大冬天又征服了一座高山。
還有19歲那一年，與一個朋友去廬山。當時，我們

口袋裡沒有多少錢，只有窮玩。火車坐硬座，武漢到
九江的客輪，睡在甲板上。到了廬山腳下，上山的旅
遊車我們都捨不得坐，冒 大雨爬上山（廬山的風景
幾乎都在山上），最後在廬山窮玩了三天。現在看來
那完全是受罪，當時卻美滋滋的。
那是多美的日子，多美的青春季節，我們一無所

有，卻豪氣沖天；我們蒙昧無知，卻有的是力氣和青
春的野性和幻想。自己還感覺到，在生命的季節裡，
在青春的這一段，就應該有迷茫、有衝動、有「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的經歷，甚至還可以有荒唐、有無
數次挫敗與奮起，因為那個季節叫青春⋯⋯
而現在，生命已年近五十，責任依然，激情卻不

再。雖然自己依然喜愛走進大自然，卻不再偏愛名山
大川。一棵樹，一朵花；天上的流雲，地上的和風；
水底的游魚，呢喃的燕子，大自然的一切，都能讓我
欣喜、動情。名山大川對我來說，不再有那麼強烈的
吸引力，有機會，去也可；沒機會，不再想創造機
會，非去不可。人近五十，更能懂得：「一花一世
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葉一如來」的含
義。
那是佛語，更是生命已年近五十的心得。是的，這

個世界太大，這個世界的知識、學問更是太多、太
深，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根本無法去讀那麼多書，走
那麼多路，欣賞那麼多名山大川。但我們卻可以珍惜
當下的每一天、每一件事物、每一絲感情。無法走遍
名山大川，去欣賞那些綺麗的風景，卻可以真誠地留
意我們身邊的每一段風景，每一點感情，它同樣美麗
迷人，同樣燦爛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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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島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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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絲

遊 蹤

我喜歡民歌，覺得民歌好聽。不過香港現在
很少聽到人們唱民歌。
幾十年前流行過的民歌，有的現在還在流

傳，就因為好聽。我自己常常在心裡唱這些好
聽的民歌。為甚麼只在心裡唱？因為我實在沒
有好嗓子，就別把好聽的民歌唱成不好聽了。
近來不知為甚麼，心裡老在唱 一首《莎里

洪巴》。很好聽，還唱到駱駝。
不知道香港的動物園有沒有駱駝，恐怕不會

有吧。這裡順帶提出我的一個疑惑，我不知道
動物園專業管理的常識，每個動物園大約只能
夠每種動物養一兩頭，兩三頭，尤其是大動
物。那麼牠們的生活會很枯燥吧。這個問題我
一直沒得到答案。
我喜歡聽的那首民歌《莎里洪巴》，莎里洪

巴不知是甚麼意思，不會就是駱駝吧？那首
歌，唱的人也許就在沙漠裡，見到來了一隊
人，拉 駱駝。於是唱：「你們是些甚麼人

呀？莎里洪巴嗨嗨嗨」；於是對方答道：「瑪
莎來的駱駝客呀，莎里洪巴嗨嗨嗨。」他們遠
道而來，都是來進行貿易的。於是互相介紹了
自己的貨物，請貴客們依次就坐，談起生意來
了。
這首《莎里洪巴》很有趣，生動地唱出了當

時的場面，就像一段紀錄片。
不知現在西北（應該是在西北一帶吧）還有

沒有出現這種情景。現在交通工具比幾十年前
方便了許多，照理也許不必拉 駱駝隊走沙漠
遠途。不過也難說，沙漠地方廣闊，居民稀
少，也許拉 駱駝隊去進行貿易反而是最適合
當地狀況的方式。那麼，現在他們還在唱《莎
里洪巴》嗎？如果還有，那倒是很好地保存了
一種地方性很強的民間活動方式。我真希望有
一天忽然在電視上看到拉 駱駝唱《莎里洪巴》
的情景，拍下當地人們拉駱駝來往沙漠的情
景。那真是非常地道的民間風情。

我想起駱駝，還有一個原因，我曾經在旅行
的時候，與駱駝拍了一張照片。是好幾十年前
的事了，記不起是旅行甚麼地方，小歇的時
候，見到了有駱駝隊也在那裡。駱駝很高大，
但又很溫馴，似乎走近牠那裡也不要緊。有一
頭駱駝巍然站在那裡，我走到牠前面十多步的
地方，坐下來，就面對 那頭駱駝。我請同行
的朋友替我拿相機，把這個畫面拍了下來。在
我來說，這真是難得有的一個機會。後來許多
朋看了也都覺得有意思，有趣味。我自己當然
很珍重這張照片了。現在想起那照片，想起現
場那情景，心頭又在唱《莎里洪巴》了。
在沙漠地帶見到駱駝，格外有一種感受，對

這種高大、能負重的動物，心頭起了敬意。能
夠負起重擔，又能從容地在漫漫的沙漠中走遠
路，駱駝真是了不起的動物，牠們表現出來的
精神，也許就可以用讚美的語氣說一聲「駱駝
精神」吧。這時候，我心中說這四個字，是帶
敬意的。
這個世界上，現在許多動物在走向滅絕。這

是很叫人遺憾又焦急的事。像老虎，這樣威猛
的動物，現在也令人擔憂牠們的存亡。駱駝不
會有問題吧。祝福駱駝一族永遠強壯健在。

古 今 講 台

莎里洪巴與駱駝

■吳羊璧

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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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不再偏愛名山大川

生 活 點 滴 ■蒲繼剛

■「良媒」很大程度上就在各自的心裡。 網上圖片

在那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從福建莆田市乘汽車向東南方的湄洲灣奔馳，車窗
外一展平疇，阡陌連綿，呈現 一派太平盛世的豐年現象。車行50公里越過了
笏石、忠門等繁榮的農村集鎮，來到了湄洲灣北岸的文甲碼頭。與文甲碼頭隔
海相望5公里，一片香霧迷蒙，嵐光山色的海島，便是舉世矚目的媽祖文化發祥
地的湄洲島了。在湄洲島朝向台灣海峽的山頂上，屹立 一座高大慈祥美麗的
媽祖塑像，目光注視 大海，給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這就是全世界華人心
目中最有代表性的媽祖文化的象徵。
湄洲島的面積約有14平方公里，南北長，東西窄，彎彎曲曲，形如美人的娥

眉，所以自古以來便稱之為「湄洲島」。這是台灣海峽西岸一個十分重要的門
戶。千百年來，媽祖的「神靈」，保護 多少海上的船隻和生命，使台灣海峽波
平浪靜，造福人間，為世人所尊敬。元朝戶部尚書貢師泰的《遊湄洲》詩中有
「不見波濤險，寧知造化功。百年神女廟，長擁海霞紅」之句，就是概括了整個
湄洲島的風光文物。
到了湄洲島，首先是瞻仰在牛頭山的媽祖廟建築群。牛頭山，是湄洲島的主

山，因為全世界第一座的媽祖廟就是建築在這裡，所以人們又稱此山為「祖廟
山」。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每年農曆3月23日媽祖娘娘誕辰之日，或每年九月初
九重陽佳節也是媽祖娘娘的升天之日，台胞必紛紛前來湄洲島朝拜祖廟。在這
樣的大好形勢之下，牛頭山原有的媽祖廟不但全部整修，恢復舊觀，而且又新
建了數十座樓閣殿宇，構成了一個古色古香的廟堂樓宇的大群落。當我們從文
甲碼頭渡海登上湄洲島的祖廟山，抬頭仰望，就可以看見金碧輝煌的媽祖廟建
築群，其中有媽祖正殿、朝天閣、太子殿、將軍殿、鐘鼓樓等等，彷彿是南國
的蓬萊仙境。明黃仲昭《遊湄洲祖廟》詩：「閒來乘興到湄洲，獨向朝天閣上
遊。宮殿凌雲崇聖跡，舳艫利涉賴神庥。雲移平海見樓櫓，潮滿良江渡客舟。
極目滄溟生駭浪，天風吹起海門秋。」這是一幅多麼壯麗超凡的湄洲祖廟圖
景。全世界的媽祖文化就是在如此美妙的人間仙境中傳揚出去的。難怪台灣每
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媽祖信徒，前來湄洲祖廟頂禮膜拜。特別是最近台灣同胞能
夠直航湄洲島，使海峽兩岸的同胞更加親密。
進入媽祖廟，我們可以看見琳琅滿目、內涵豐富的各式各樣的牌匾和對聯。

這些都是自古流傳下來的文化瑰寶。這也是媽祖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一幅對聯寫 ：「四海恩波頌莆海；五洲香火祖湄洲。」這裡說明
全世界媽祖廟的香火都是從湄洲祖廟分靈出去的。清朝乾隆皇帝也為這裡的祖
廟寫了一幅對聯：「忠信涉波濤周歷玉洲瑤島；神明昭日月指揮水伯天吳。」
這是作為一代帝王親自對湄洲祖廟的讚頌，真是難能可貴！此外，在湄洲祖廟
的每一座殿宇建築裡面，幾乎每一對石柱上都留下了許多文辭高雅的對聯，這
也是研究民間楹聯文化的一份寶貴的資料。
湄洲島之所以能吸引五洲四海的廣大遊客，除了作為全世界的媽祖文化的發

祥地之外，湄洲島本身美妙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旅遊資源，也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媽祖廟前的海岸，就是由大片的輝綠岩結構而成。由於長期的風化和海濤
的衝擊，形成了許多天然的凹槽，隨 潮汐的吞吐，從這些凹槽裡就會發出各
種有節奏的音響，初如管弦樂曲，繼如鐘鼓齊鳴，似龍吟虎嘯，如雷電交加，
有時暴風驟雨，有時細雨連綿。這種大自然的樂章，真是人間難求。
這就是湄洲島的一大奇觀，名為「湄嶼潮音」。在祖廟後面的崖石上看見有一

處刻 「升天石」的巨大石崖，當地民間傳說，這就是當年媽祖娘娘羽化升天
的地方。另外我們還可以看見有摩崖石刻巨大的「觀瀾」石旁，遠望茫茫大
海，水中有山，山外有海，海水隨 潮汐的消漲，散發 美麗的浪花，使人心
花怒放。
在湄洲島的南端，距媽祖廟約10公里處，有12公里長的海岸線。這裡沙灘平

展，海水清澈湛藍。這就是著名的「湄洲浴場」。由於氣候的溫暖，沙灘的柔
軟，空氣的清新，景色的優美，難怪許多台灣來的遊客都說，這裡的「湄洲浴
場」，和美國夏威夷群島的沙灘浴場相比，毫不遜色。
經過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湄洲島已經建設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級的旅遊度

假區，同時也是一個對外開放
經濟區。現在湄洲島的南北兩
端，都建有漂亮的客運碼頭。
兩個碼頭之間，又有南北貫穿
的一條柏油馬路，交通十分方
便。馬路兩旁商店林立，島上
又建起了天宮酒家、閩中美酒
家等許多高級酒樓和賓館。其
他如自來水、程式控制電話等
現代化的生活電訊設施，都是
應有盡有。所以有人形容現在
的湄洲島，是鑲嵌在台灣海峽
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光復南路200巷食肆如林。 作者提供圖片 ■合影於台北杏花林。左起：陶然、簡媜、

陳義芝。 作者提供圖片

■湄洲島媽祖

像。 網上圖片


